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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Oryza sativa)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

物之一, 养育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水稻的驯化

历来是一个国际性科研内容(Gross和Zhao, 2014),水稻

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被种植并最终驯化, 一直是考古

学、生物学和农学等诸多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课题

(Fuller等, 2009).尽管亚洲的许多地区都曾经被指定为

水稻的起源地,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的长江中

下游地区应该是亚洲水稻起源的关键地区(Callaway,
2014).

然而, 要确切地描绘出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完整

轨迹, 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吕厚远, 2018). 首先, 野生稻

与栽培稻之间的形态学和遗传学差异微妙且复杂, 如

何准确识别两者并追踪其演变过程困难重重, 需要找

到能够明确判别野生稻与栽培稻出土遗存的鉴定指

标. 其次, 野生稻分布是探寻水稻起源地的先决条件,
在末次冰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否存在野生稻仍有待确

定(Zhao和Piperno, 2000). 其三, 水稻的驯化是一个非

常漫长的渐变过程(赵志军, 2023), 如何发现从野生稻

到栽培稻驯化过程的证据至关重要. 另外, 还需要深入

理解自然和人类在水稻驯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

驯化机制.
最近,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

组成的研究团队, 通过多学科研究方法, 成功揭示了

水稻在中国长江下游地区从野生到驯化的轨迹, 在期

刊SCIENCE上发表了题为“Rice’s trajectory from wild
to domesticated in East Asia”的学术论文(Zhang等,
2024). 这一重大科研成果不仅填补了学术界对水稻驯

化历史的认识空白, 也为理解我国“一万年的文化史”
提供了新视角. 该研究的主要学术创新和突出贡献有

以下几点.
其一, 在对现代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植硅体以及土

壤中水稻植硅体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建立了野生稻与

栽培稻的植硅体鉴定方法, 即利用水稻扇型植硅体的

鱼鳞纹数量作为判别标准. 根据遗传学研究(Li等,
2010; Zhang等, 2015)、野外实验、统计检验(郇秀佳

等, 2020; Zhang等, 2024)以及野生稻自交纯合的实验

(唐先干等, 2022), 明确了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纹数量

的增加与水稻驯化程度的增强、农艺性状的增加之间

的关系. 这个鉴定方法为探讨水稻驯化过程提供了可

靠的支撑.
其二, 以植硅体分析为主, 同时结合地貌学、地层

学、沉积学、土壤微形态、年代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

交叉方法, 对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龙游县的荷花山等

上山文化典型遗址的考古地层以及周边自然剖面进行

系统采样和分析, 成功构建了10万年以来水稻从野生

到驯化的连续历史记录, 为探讨稻作农业起源及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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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演化、气候环境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

和线索. 这一研究范式也揭示, 在缺少炭化稻粒或水稻

穗轴等植物大遗存的早期考古地层中, 采用微体植物

化石方法也可以发现和分析水稻遗存.
其三, 以往的考古学研究多局限在出土有定居村

落遗存的文化层, 但该研究突破了考古学所谓的“生土

层”底线, 在文化层下发现了早期非定居状态下人类利

用水稻的证据, 包括对野生稻的初步操控和管理. 这个

重大突破解决了自20世纪水稻起源地争论以来一直困

扰学界的一个难题, 即长江中下游末次冰期是否存在

野生稻的问题, 对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也具有一定的

启示意义和示范作用.
该研究结果表明, 早在约10万年前, 野生稻已经分

布在长江下游地区; 约24000年前, 即向末次盛冰期过

渡期,人类开始采集并利用野生稻;约13000年前,即博

林暖期结束前, 水稻植硅体的驯化比例逐渐增加, 说明

人类开始种植野生稻; 约11000年前, 随着新仙女木期

的结束, 水稻植硅体的驯化比例迅速积累并达到驯化

阈值, 标志着稻作农业起源的开始(Zhang等, 2024). 这
个重大发现记录了水稻从野生、采集、驯化到稻作农

业的完整证据链, 为栽培稻驯化和稻作农业起源的研

究构建了清晰的演化框架, 同时进一步确认了中国是

水稻起源地的史实. 该研究还表明, 中国长江中下游

的稻作农业起源与西亚两河流域的麦作农业起源史是

同步的, 都属于人类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 这种同步性

也意味着全球气候变化、景观变化、以及文化交流和

传承在农业起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展望未来, 我们期待更多研究能够继续探讨水稻

驯化和稻作农业起源问题: 例如, 水稻驯化的地域差

异与机制以及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互动关系; 从指

标上明确究竟是哪一个或者一组基因控制了水稻泡状

细胞中扇型植硅体鱼鳞纹的变化, 进一步探索环境

eDAN、古蛋白等技术在水稻驯化研究的应用; 在理

论层面上, 进一步理解水稻驯化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

素, 为探索其他农作物驯化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

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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